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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的身份类型与建构逻辑 

——基于“刘畊宏女孩”的网络民族志考察 

 
王亮杰，涂传飞7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基于“刘畊宏女孩”群体，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讨了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的身

份类型及其建构逻辑。研究表明：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主要有两种身份类型，即“元粉丝”和“新

粉丝”构成的粉丝群体以及“纯在线学员”和“粉丝型学员”构成的学员群体。粉丝群体遵循偶

像感知的身份建构逻辑，其中，情感性因素主导了“元粉丝”群体的身份建构过程，情境性因素

影响着“新粉丝”群体的身份建构；学员群体遵循身体实践的身份建构逻辑，其中，“纯在线学员”

以教学互动的逻辑进行身份建构，“粉丝型学员”通过主观意识觉醒的过程来实现身份的建构。推

动网络直播健身高质量发展，一是在相关政策的执行中要注意区别对待；二是引导在线健身群体

合理选择学习对象；三是规范化健身直播间的商业行为。 
关  键  词：刘畊宏女孩；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身份类型；身份建构逻辑；网络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4-0050-06 
 

Identity type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fitness groups in webcast room 
——A web ethnography investigation based on "Liu Genghong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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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ntity type and construction logic of the fitness group in webcast room based 

on the case of "Liu Genghong Girl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web ethnograph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identity types of webcast fitness groups, namely the fan groups consisting of "meta fans" and "new fans" and 

the student groups consisting of "pure online students" and "fan-based students". Fan groups follow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 of idol perception, in which emotional factors dominat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meta fans" groups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fans" groups. Student 

groups follow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 of physical practice, and of them, the "pure online students" 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through the logic of teaching interaction, while the "fan-based students" 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And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enlightenment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ebcast fitness: firstly, paying attention to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secondly, online fitness groups should be guided to reasonably choose their 

learning subjects; and thirdly, the commercial behaviour in webcast fitness room should be also standardized. 

Keywords: Liu Genghong Girls；webcast room；fitness groups；identity type；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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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和《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等政策背景下，民众健身方式更加多元，

居家健身成为众多健身人士的首选[1]。国家体育总局也

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鼓励“互联网+健身”

发展模式的推广[2]，“云健身”成为短视频、直播平台

上的热门话题。一批平台主播通过直播健身的方式实

现了粉丝积累，刘畊宏作为代表人物之一，其直播平

台账号在一周时间内“涨粉”超千万[3]。参与刘畊宏直

播健身的群体被称为刘畊宏的粉丝或“刘畊宏女孩”，

粉丝文化研究中将这种群体为支持偶像产生集体行动

的现象称为粉丝参与[4]。然而据笔者线上田野调查发

现，不能简单地将“刘畊宏女孩”视为粉丝，并不是

所有“刘畊宏女孩”将自身与刘畊宏的关系看作是“粉

丝-偶像”关系，她们表现出了多重身份表达与多种

形式的参与方式。那么，“刘畊宏女孩”包括几种类型

的群体身份？这些不同类型的身份是如何建构起来

的？对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不同类型身份的认识和建

构逻辑分析，能够为更好地推进全民健身战略带来哪

些启发？ 
基于此，本研究将“刘畊宏女孩”作为研究对象，

从参与主体的视角出发，运用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探讨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内部身份的多样化及多重身

份的建构逻辑。经验材料主要通过 3 种手段获得，一

是参与式观察，通过加入刘畊宏平台直播间的方式来

进入“网络田野”，并以此获得直播间健身的直接体验

和理解。二是深度访谈，包括了线上结合线下的方式。

访谈对象的选取依据为个体参与直播间的持续时长，

根据参加刘畊宏直播间健身的时长和活跃度最终选取

了 30 位“刘畊宏女孩”作为访谈对象。三是弹幕选取，

直播间“弹幕”也是理解用户身份归属与行为逻辑的

重要阵地[5]，本研究将直播间弹幕以及抖音短视频下方

评论纳入材料的选取范围。 

 

1  “刘畊宏女孩”的身份类型 
“刘畊宏女孩”的线上健身行为看似是统一的集

体行动，但背后表现出的是不同身份的网络用户群体

通过不同的行动参与方式对自己身体的实践。通过对

“刘畊宏女孩”行动参与方式的考察，发现其主要有

元粉丝、新粉丝、纯在线学员和粉丝型学员等 4 种类

型的群体身份，这种身份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直播间健身人群的身份类型也可能会随着参与时长的

增加而发生变化，或者某个个体表现为多重身份类型。 

1.1  身份类型一：元粉丝 

约翰•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将“粉

丝”或“迷”定义为“过度的读者”，他们对文本的投

入是主动的、参与式的、狂热的、热烈的[6]。“刘畊宏

女孩”中存在一种具备参与式目的，且粉丝身份在此

之前已经被建构起来的群体。他们在直播间通常表现

出积极、热烈、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背后也会伴有

“刘畊宏是我的偶像”的认知。在刘畊宏开展直播健

身活动之前，这部分粉丝群体就已经通过自身与明星

关系认知的形成确定了自己“刘畊宏粉丝”的身份。 

“几年前通过《超级演说家》真人秀节目认识的

刘畊宏，他在节目里幽默风趣，而且颜值很高，从那

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的微博等社交账号，加入了他

的粉丝团”。(受访用户 TD) 

“我其实是芒果 TV 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

的综艺粉，那个时候就已经见识到了他的魅力”。(受

访用户 JSC) 

以 TD 和 JSC 等为代表的“刘畊宏女孩”并非由

于健身直播才开始关注的刘畊宏，在此之前就因为发

现刘畊宏的某些特质而成为其早期的粉丝，即“元粉

丝”。现如今跟着刘畊宏的直播进行健身的行为显然是

一种粉丝实践行为。在她们看来自身和刘畊宏的关系

是“粉丝-偶像”关系，她们跟着刘畊宏一起健身的

主要目的是支持偶像。这种行为和“打榜”“加流量”

“冲热搜”等粉丝集体行为具有共同的特点。加之直

播平台的介入使粉丝和偶像能够异空间互动，发挥了

平台可编程的，能够连接不同用户和组织的数字化构

造特点[7]。以此激发粉丝加入偶像直播间的动力，她们

内心希望自己的偶像能够火起来，并且影响周围更多

的人加入偶像直播间，为偶像积攒人气和流量。 

1.2  身份类型二：新粉丝 

在网络空间中，粉丝会通过有意识地塑造新自我

和人际关系的方式建构新身份，并借由个体“某些明

确的、标识性的自我特征，以及对自我特性的确认”

形成身份认同[8]。在对“刘畊宏女孩”的访谈中发现，

这种根据个体行为而确定的群体身份会随着时间的推

进而有所置换或变化。 

“刚开始就是把他当作一位直播健身教学的老

师。后来通过直播间发现刘教练是一个不抽烟、不喝

酒、不打牌、爱运动的好榜样，从此开始就把刘教练

当作是自己的偶像”。(受访用户 SSH) 

“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刘老师很亲切，就像邻居

家的大哥。以前是作为健身爱好者跟着刘教练健身，

现在已经是刘教练的铁杆粉丝了”。(评论用户 WSP) 

WSP 的这段评论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纷纷通过点

赞和回复表示赞同。直播间的存在打破了粉丝与明星

之间存在的实际时空和社交距离，“减肥”或者“塑形”

为“新粉丝”身份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初始目的。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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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刘畊宏粉丝身份是从加入健身直播间之后才逐

渐建构起来的。她们的身份从最初的“线上学员”转

变为了“新粉丝”，而这个转变是通过参加直播间健身

教学的途径来实现的。这类潜在粉丝群体在刘畊宏直

播间发现了刘畊宏身上所具有的某些偶像气质，例如

外貌形象、内在品质等因素，由此使自己认为的刘畊

宏形象从“教练”转变为“偶像”，自身和刘畊宏的关

系从“学员-教练”转变为“粉丝-偶像”，她们在刘

畊宏直播间一起健身的行为也从在线教学变成了粉丝

实践行为。这类群体在直播间中与刘畊宏“称兄道弟”，

或将刘畊宏看作邻家哥哥，她们对粉丝实践的参与度

和主动性进一步加深，通过参与式陪伴、共情移情等

情感策略，与偶像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层拟态的亲密关

系[9]。她们甚至还通过在直播间送礼物等消费方式为偶

像的成长和发展保驾护航。 

1.3  身份类型三：纯在线学员 

“数据”成为了数字时代最为看重的特质，“做数

据”也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粉丝参与形式[10]。而在“刘

畊宏女孩”中存在一种群体身份，他们虽然为刘畊宏

的“出圈”提供了“数据”贡献，但这种行为并不是

作为粉丝身份的数字劳动过程。他们加入“刘畊宏女

孩”群体的目的也不再是一种粉丝参与的意愿。 

“我本来是个健身小白，对健身领域几乎是一片

空白。最近我朋友的偶像刘畊宏因为直播健身操火了，

我也跟着做了几天发现效果不错，现在几乎是每次打

卡直播教学”。(受访用户 HYM) 

“现在跟着刘畊宏一起健身就不怕坚持不了减肥

了，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每次都互相监督打

卡”。(受访用户 XY) 

HYM 和 XY 为了通过运动达成减肥的目标也加入

了“刘畊宏女孩”群体。从粉丝的定义来看，这类“刘

畊宏女孩”群体没有对刘畊宏形成高度的偶像崇拜，

也没有深度的情感卷入和符号消费行为，更没有形成

深刻的群体心理认同[11]。严格意义上来讲，她们不能

够纳入刘畊宏的偶像粉丝群体范围，更多地是把跟着

刘畊宏直播健身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线上教学形式，她

们和健身主播刘畊宏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学员-

教练”关系。她们虽然加入了类粉丝组织的“刘畊宏

女孩”健身群，但是这种社交群没有像粉丝组织一样

有明确的成员关系和分工协作，也不具备群体意识及

行动规范，更与主要依赖文化纽带、感情规训并接受

商业资本介入的“饭圈”有所区别[12]，只能看作是一

种类粉丝组织。 

1.4  身份类型四：粉丝型学员 

直播平台本身开设的各种功能能够建构出一种粉

丝与明星亲密接触的假象，拉近两者之间存在的物理

距离[13]。“新粉丝”群体通过直播平台的这一功能实现

了从学员到粉丝的身份转化。那么，是否也存在某类

群体在健身直播间实现了身份从粉丝到学员的转化？

带着这种疑问，笔者在调查与分析中发现该问题的答

案是否定的。但是，调查材料显示“元粉丝”群体中

存在着某类群体，他们的身份会随着行动场域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 

“之前就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关注着刘畊宏。最

近他在微博发动态说要在抖音进行健身教学，我第一

时间就加入了直播间。刚开始也是和其他老粉一样，

帮偶像在朋友圈分享直播链接，同时也跟着刘畊宏一

起跳健身舞。后来发现跳操的减肥效果还蛮好的，慢

慢地就当偶像是自己的私人教练了，每天跟着教练按

时完成远动打卡”。(受访用户 BD) 

BD 在刘畊宏健身“出圈”之前就已经是刘畊宏的

粉丝了，这类群体在参与直播间健身初期的身份是“元

粉丝”。随着参与时长的增加，她们认为参与刘畊宏的

健身直播只是一种线上的健身教学模式，不再是一种

支持偶像的行为，她们的身份实现了从“元粉丝”到

“在线学员”的转化。虽然她们在日常中的身份是粉

丝，并且会在社交平台转发偶像直播间及为偶像积攒

流量。但进入直播间后，他们的身份从粉丝变成了学

员。这类粉丝随着场域的不同而转变身份，在他们看

来刘畊宏的直播间是健身教学直播间而非偶像互动直

播间，刘畊宏的直播间也变成了类似线上课堂的学习

场域。虽然作为粉丝，一旦进入学习场域身份便自然

成为了学员。而这类粉丝更倾向于在社交场域去显示

自己的粉丝身份，所以朋友圈、微博、抖音等社交平

台便成为了她们展示粉丝身份的常用空间。也可以认

为她们在社交场域表现为“元粉丝”的身份，而进入

直播间健身场域表现为“纯在线学员”身份。 

 

2  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 
“刘畊宏女孩”的个案表明，网络直播间健身群

体存在的 4 种身份类型实则为两大群体，一是由“元

粉丝”和“新粉丝”构成的粉丝群体；二是由“纯在

线学员”和“粉丝型学员”构成的学员群体。社会学

研究通常认为不同事件和行为背后具有相似的行为逻

辑，指出个案中这些逻辑的一般形态是研究的目的所

在[14]。因此，试图进一步揭示这一类网络直播间健身

群体中不同类型身份的建构逻辑。 

2.1  偶像感知：粉丝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 

1)情感性因素主导“元粉丝”身份建构。 

在健身直播“出圈”之前已经建构起粉丝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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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粉丝”群体，将参加直播健身的行为看作类似为

偶像“打榜”“增加流量”的粉丝实践。在粉丝文化研

究中，媒介人物对受众的影响愈发重要，而明星或偶

像崇拜被视作对媒体人物卷入度最深的类型，这种现

象在青少年对偶像的依恋中表现得十分常见[15]。“唱歌

好听”“颜值高、身材好”“演技在线”“三观正、性格

好”等明星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成为了刘畊宏“元粉

丝群体”感知粉丝-偶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心理

认同是偶像崇拜的核心问题，只有个人在其认知、情

感以及个性发展上欣赏、接受偶像的外在形象、价值

观、行为模式等，才能通过崇拜和模仿的方式实现粉

丝实践行为。这也能够合理地解释刘畊宏“元粉丝群

体”将加入直播间的行为看作是粉丝实践的观点。“欣

赏偶像的容貌、身材等外貌性特征，知名度、生活方

式等名利性特征与服装发型等流行性特征是明星崇拜

类型的显著特点”[16]。存在于“刘畊宏女孩”中的“元

粉丝群体”正是通过偶像外貌性等特征强化了自身与

偶像的联结关系，促使她们在得知偶像有新动向时采

取了及时的跟进行动。 

此外，也有部分粉丝是通过“跨粉都”的方式实

现粉丝身份的建构。部分刘畊宏的“元粉丝”从周杰

伦粉丝群体、综艺粉丝群体等“粉都”迁移而来。在

这个“跨粉都”过程中，粉丝主体的心理满足感对粉

丝-偶像关系的感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跨

粉都”中，粉丝个体流连于各个粉丝社群与媒介文本

之间，而不同源流、不同特征的粉丝实践也会因此产

生对话冲突[17]。粉丝明星崇拜中的娱乐、从众与归属

等心理动机是形成“跨粉都”行为的内在动力。虽然

“元粉丝群体”是通过明星感知力，或是心理满足感

对偶像建构粉丝身份，但这两种因素的作用点和内在

机制不尽相同，同属于影响粉丝-偶像关系感知的情

感因素。因此，影响粉丝-偶像关系感知的情感因素引

导部分受众建构了“元粉丝”的群体身份，这部分粉丝

群体加入网络直播间健身的现象被认为是粉丝参与。 

2)情境性因素影响“新粉丝”身份建构。 

健身直播间被看作是一个线上的互动仪式，“房

间”里面的用户获得稳定的成员身份，直播间群体的

注意力能够快速地集中在共同的事件或活动之中[18]。

群体成员可以通过在直播过程中发评论弹幕、询问主

播问题、点赞以及送礼物等行为共享互动的情感和情

绪体验。主播也可以通过回答用户问题、答谢礼物等

形式与用户进行互动。参与互动的用户能够通过直播

间这一“场域”获得情感与资本的交换，而这种交换

吸引着用户参加下一次互动。情境性因素影响粉丝身

份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健身直播间“新

粉丝”群体通过评论、点赞、送礼等提高关系卷入度

的方式加强粉丝-明星关系感知，从而使自身实现“路

人”到“粉丝”身份的转变。粉丝通过直播间关注偶

像的实时动态，并与其发生互动，甚至深入参与偶像

直播的内容选择、风格维护和事业走向，与詹金斯所

提出的“参与式文化”相同[19]，这让粉丝感到偶像如

同家人一样总是在场的。此外，社会影响度的程度也

是决定刘畊宏“新粉丝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

素。刘畊宏直播间中表达的家庭元素是推动“新粉丝

群体”实现身份变化的动力来源之一。直播间夫妻二

人的成员组成形式以及直播过程中对家庭话题发表的

观点都透露出主播对家庭观念的理解。与西方粉丝“个

人本位”不同，国内粉丝的明星崇拜行为受到家庭观

念的影响较大，持守“家本位”的观念。刘畊宏的“新

粉丝群体”在这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将偶像视为

自己的家人，通过各种方式拉近自己与偶像的心理距

离，建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并履行一定的家庭角色

的义务。“新粉丝群体”中的“CP 粉”同样是受家庭

观念这种社会影响度的影响所形成的。基于此，健身

直播中的关系卷入度和社会影响度是“新粉丝”群体

身份建构的两个关键因素，这两种情境性因素加强了

直播间用户的粉丝-明星关系感知的力度。这使本来

以健身为主要目的的用户身份从“学员”转变成为“粉

丝”，这类粉丝群体加入直播间健身的行为也从在线教

学转变为了粉丝实践。 

2.2  身体实践：学员群体的身份建构逻辑 

1)“纯在线学员”遵循教学互动的身份建构逻辑。 

受到健康主义和个体化的影响，人们在消费主义

的背景下愈发开始注意对身体的控制，关注身体的健

康和外形[20]。作为一项能够实现身体改造和管理的手

段，健身运动自然被人们所接纳和实践。现实环境使

在线健身成为普遍的健身方式、线上线下融合健身也

将成为健身行业运营的基本模式。与传统被认为是通

过监督者、规范化手段以及全景敞视空间实现对身体

规训的健身房空间不同，居家健身的运动场所脱离了

专业的空间规训机制，但“刘畊宏女孩”群体进行的

在线健身不仅摆脱了场所的限制，并且能够获得免费

专业教练的指导。“互联网+”的模式促进了健身多元

主体发生效能聚变[21]，推进了健身运动的普及，各种

运动穿戴设备以及软件、App 的诞生让健身爱好者在

日常中能够轻松获得专业的指导，并对自身运动形成

数据监测。这种变化为健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形成

了一种新的规训，健身者通过技术的运用产生了一种

积极的“自我规训”[22]。软件健身与直播间健身都脱

离了健身场所空间对运动的限制，但直播间健身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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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起一个以主播为中心的虚拟健身教室空间。并且

在虚拟健身教室中，虚拟学员能够就健身相关的问题

对教练发起提问。如在一次直播中，网友就健身期间

饮食的问题向教练进行了提问：“刘教练，减脂的时候

应该如何注意饮食的搭配？”而且很多学员在直播间

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表示自己也有此方面的困惑，之

后刘教练全面地为网友解答了这个疑问。因此，这种

直播间关于主题内容的互动不仅包括学员和教练之

间，在学员和学员之间同样会就某一主题形成激烈的

讨论。刘畊宏直播间通过特定的健身场景和教学式互

动搭建了一个在线学员的虚拟健身教室。刘畊宏作为

主播以身体传播获得在场意义和彼此认同，而弹幕问

答的互动行为则是“纯在线学员”群体人际关系的主

要建构方式。这种通过即时传播、在线跟练和弹幕互

动的网络健身空间，是网络健身爱好者群体借以表达自

身价值、获得圈内认同和聚集文化群体的网络场所[23]。 

2)“粉丝型学员”遵循意识觉醒的身份建构逻辑。 

“粉丝型学员”最初是以“元粉丝”的身份加入

健身直播间的。作为健身新手群体，她们通过直播间

了解了健身的功能，发现健身的习惯能够使健康信号

回归、表达审美欲望、疏导焦虑情绪等益处，在实现

了自我健身主体意识觉醒的同时，她们的身份也发生

了相应的转化。福柯认为规训的权力已经分散在社会

各处，形成了大量的微观中心[24]，健身等体育运动作

为身体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自然包括在规训权力的

作用之中。相比健身者通过身体被凝视、身体等级化、

身体指标化等外部规训机制[25]进入健身大军。不同的

是，健身直播间的“粉丝型学员”群体更多是自身主

体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觉醒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

内部规训机制，个体在成为“驯服的肉体”[26]的同时

还在不断将自我“问题化”，并且通过积极主动的方式

对自身进行改造和管理。而直播间健身作为一种管理、

改造身体的在线教学实践活动，是随着“粉丝型学员”

们身体意识的觉醒而完成转化的。但在这个转换中，

并没有发生“脱粉”情况，“粉丝型学员”群体离开直

播间之后还是具有刘畊宏粉丝的身份。在身体意识觉

醒之后，“粉丝型学员”群体开始积极地投入到健身活

动之中，甚至也有参加刘畊宏直播之外的健身运动的

情况出现。体育和健身意味着对它们所推迟的、保证

的，且往往感受不到的利益的一种理性信仰[27]，“粉丝

型学员”们用自己的身体践行着“痛并快乐”般的锻

炼，实际上是在表达心中对健康身体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粉丝实践到健身在线教学形式的转换实则是“粉

丝型学员”健康意识提高的产物，也是大家迸发出对

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渴望。而作为“刘畊宏女孩”群体

对健身直播间一次次的转发分享、一次次的创新模仿，

甚至一次次的直接累瘫，她们的身体虽然受到技术与

权力的规训，但她们选择在刘畊宏直播间“跳操”也

是实现自我价值、联系外部世界与个体生命表达的一

种的方式。 

 

3  对推动网络直播健身发展的启示 
网络直播间健身群体的身份类型及建构逻辑为认

识居家健身与“云健身”群体的身份提供了思考，从

大量运动爱好者对健身场景的选择来看，类似“刘畊

宏女孩”的网络直播间健身模式并非孤例。很多网络

健身直播间或软件视频号中的参与者都存在着相同的

群体身份类型，虽然选择不同平台、不同主播、不同

健身方式的参与群体在身份类型的划分上各有特点。

但总体上来看，以健身群体的参与动机来分析身份类

型的情况下，大致表现为类似状况。基于此，本研究

关于“刘畊宏女孩”身份建构的考察，可以在更大范

围内了解“云健身”群体的身份类型与建构逻辑，以

及这一逻辑对于推动全民健身发展提供的启示。 

第一，在相关政策执行中要注意区别对待。短视

频或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偶像泛化”与“万

物皆可粉”时代的到来。居家健身在新时代下成为了

多数健身者的选择，国家各级政府与体育部门也出台

了相关的政策来鼓励和推进全民健身的实施。但是在

政策的具体执行中，更多的情况下会使政策目标群体

处于无差别对待状态[28]。而通过本研究的分析发现，

具有相同行为的“在线健身”群体背后具有不同的实

践动机和行为诉求。所以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政策执行主体和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到目标群体背后诉

求不一致的现实，针对不同实践动机的群体采取不同

的执行措施或设置不同的执行方案。 

第二，引导在线健身群体合理选择学习对象。得

益于研究方法的差别，本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和细致地

认识到群众体育领域内部的差异性，以此发现健身群

体中也存在着粉丝身份的受众。从这部分粉丝的视角

来看，参与网络直播间健身的行为就是粉丝支持偶像

的一种实践行动。这意味着表面看似是在线健身的场

景，实则是网络粉丝的群体性“追星”实景。而这种

疯狂崇拜行为很容易出现个人意识被群体意识所裹挟

的情况[29]，致使健身群体盲目地选择偶像式的学习对

象，从而忽视该教学对象的专业知识与教学质量等关

键性因素。所以，应该通过网络治理的途径来引导在

线健身群体合理选择适合自身的学习对象，而不是只

受偶像崇拜的因素来盲目跟随。也可以通过偶像发声

的方式，采用直播间互动或者发布视频来引导线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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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参与群体该如何合理选择学习对象。 

第三，规范化健身直播间的商业行为。情感、经

济和时间 3 个方面的超常付出是粉丝的共有重要特

征，身份认同、消费行为和文本生产是粉丝参与的核

心内容[8]。当健身主播通过虚拟礼物与直播带货的方式

开展线上商业行为时，作为粉丝的部分直播间受众会

不可避免地通过消费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星”诉求。

在直播间购买健身用品以及送虚拟礼物的行为会被偶

像崇拜的因素异化，亦如弗罗姆[30]所说：“本来消费的

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令人满意的生活。但是

现在，消费自身成了目的。”因此，政府和监管部门应

该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来规范健身直播间的商业行

为，避免偶像直播为在线健身带来各种“攀比消费”

“拜金主义”“符号消费”等“饭圈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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